
最后一任校长

教育家世

量唇二任撞篮堡蔓皇

●郭万新

2012年端午节，恰逢周末，徐烨锋老师回娘家，娘家在朔州

市朔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在村里她听说邻村吉庄正在举办第

二届旅游文化节，有道教祈雨民俗表演，歌舞文艺演出，比过去

的庙会热闹多了。徐老师本打算前去瞧瞧，但最终改变了主意，

对她而言，那个地方有着难以形容的伤感。

已经两年多了，徐烨锋心中一直放不下吉庄，她曾在吉庄小

学当过将近四年教师，而且最后做到校长。如今，那所乡村小学

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历史戛然停止在2010年的暑期。她是吉庄

小学的最后一任校长。这“最后”两字，是她心里说不出的伤痛!

徐老师真的无法鼓起勇气去看吉庄小学的旧址，她完全可以想

象人去楼空的样子，或许曾经书声朗朗的教室已经变成了鼠雀

们的乐园。

当初，徐烨锋是踏着她父亲的足迹来到吉庄小学的。

徐烨锋的父亲名叫徐海，上一辈从平鲁县宋红沟村迁到朔

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落户。徐海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了民办

教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转正，在神头联区，也称得上一位

名师。

徐烨锋从小就很敬仰父亲，父亲说话斯文、行止端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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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教书育人，很受乡里乡亲的尊重，因此，

她心中萌生了当教师的理想。那时候，村里学

习优秀的孩子们把报考师范当做改变命运的

途径之一，一来分配很顺利，二来工作待遇不

低。所以徐烨锋初中毕业后，报考了朔州师

范。2001年，22岁的她，完成了三年的普师学

业，在满怀希望准备走向教师岗位时，偏偏从

那年起师范生不包分配，她只好回家待业，期

间找了一位平鲁山区的农家小伙结婚成家。

丈夫在大同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她仍旧常年

住在吴佑庄村的娘家，夫妻俩鹊桥相隔，离多

聚少。

吉庄从教

2005年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就是这一年，

徐烨锋得到一次机会，终于正式分配成为公

办教师。神头镇三泉湾学校刚好有一个岗位

空额，担任校长的徐海就把女儿争取进来，父

女俩成了同事。三泉湾学校不在村子里，孤立

于桑干河南岸，正式名称是神头职中附属小

学，徐海多年来在这儿任教，徐烨锋也就跟在

父亲身边读完小学和初中。她重返母校，很有

感情，上岗后担任四年级班主任，积极上进，

一心为父亲争光。不过她发现，其时农村教育

已经开始急遽滑坡，学生们出现了择校流动

现象，就像三泉湾学校初中附带小学原先二

三百号学生，眼看剩下顶多百十人了，每个班

级好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学生，差些的时候就

是十几个。近年来，教育资源配置明显朝城里

倾斜，城里的学校逐年增加仍旧人满为患；自

国家2003年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后，鼓

励民办教育，不论城镇还是乡村，私立学校也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乡村公立学校风声

鹤唳，四面楚歌。不少有关系有门路的乡村教

师接连进城。徐烨锋很清楚，以自己的实力与

社会关系，是很难获得进城的机会的，因而心

无旁骛，一心教书，不过心中对母校的前景隐

隐感到一丝忧虑。

朔州市教育系统开始公开招考教师，出

于对城乡教育失衡的考虑，给乡村学校补充

了不少年轻教师，三泉湾学校也分来几个，教

师数量有所增加。神头联区相应进行辖区内

的师资调整，2007年正月，徐海不再担任三泉

湾学校校长，而是调到了吉庄小学。吉庄村距

离吴佑庄村又近了几里地，跑家也方便些。徐

烨锋和父亲在一起总是踏实，所以跟着也调

到吉庄小学，更换了一个工作环境。

吉庄小学规模不小，占地八亩余，一幢单

面二层楼房，面积有1200平方米，上下十四

间教室，包括由一间教室改造成的厨房，外加

四个单间办公室，构成吉庄小学的教学区。楼

南是宽阔的操场，操场边，矗立着一排高大的

白杨树。虽说楼房没有暖气和上下水，冬天得

生炉子取暖，但就当地村级小学而言，这样的

条件无疑是上好的了。学校处于吉庄的东南，

与当年的雁北师专旧址毗邻，环境幽静。学校

的大门楼上，还留着曾任朔城区区委书记的

彭世先题写的校名。这座小学是2000年由吉

庄村自己筹集资金二三十万元建起来的，其

时，吉庄村的集体经济，虽有一定实力，但肯

如此大规模投资教育，在村一级组织中实属

不易。相较之下，经济条件超过吉庄的村子有

的是，但对学校建设的投入要吝啬多了。

吉庄是朔州市一个有名的文化村，尊师

重教，崇文尚礼。1983年有一个统计数字，该

ll爿潮捌潮虱弼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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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短短数年考入各

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达20人，按人口比例达

到1／80，位列全县第一。其时，全国的高考录

取率尚不足5％。1958年雁北师专落户吉庄，

是为朔北地区唯一的高等学府，村落与校园

仅一墙之隔，村落巷道与校园小径相通，村民

受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言谈举止，待人接

物，多了一份儒雅。1986年师专迁往大同市，

但是影响犹存。人们将吉庄视为地域文化的

一个重要标志。

至于村落的基础教育建设，村里一位退

休老校长李峰做过一份简易总结：

1947年前，两家私塾，富家子弟10余人

就读：

1948年始有公立二级复式小学。设在庙

院，老师1人，学生40余人；

1950年至1967年。小学搬入地主李渠旧

宅。还是二级复式教学，老师从2人增加到4

人，学生人数从50余人增加到90余人；

“文革”期间．教室毁于火灾，学校只好再

次搬入破庙。但变为单班教学，从1968年至

1982年，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至200余人；

1983年至1986年．学生人数更是突破了

300人，老师13人，学校也搬出破庙，占用了

大队部，同年级变为双班，另增两个幼儿班，

学校还被确定为朔县的5所实验小学之一；

从1987年至2006年的20年间。学生人

数一路递减。1990年维持在190余人，进入新

世纪后学生开始骤减。只剩下了80余人⋯⋯

如果把每个时期的学生人数排列一下，

可以发现一条“过山车”式的曲线，情形与徐

烨锋曾供职的三泉湾学校大同小异。徐烨锋

初到吉庄时小学时，共有80多名学生，6个年

级，外加一个学前班。有经验的老教师按照朔

州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普遍情况约略估计，像

吉庄村2000余人，即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了，但7岁到13岁的学龄儿童应该在130人

左右，那么80人之数表明还有50多个小学

生失学或者离村求学。

再说教师队伍，全校一共10人。校长名

叫贾建斌，40多岁，连他在内共有6名公办教

师，其中两名女性：徐烨锋和年近五旬的武凤

英；余下李老师和赵老师，年纪相仿不到40

岁；再就是已经55岁的徐海老师。剩下的4

人，都是师范毕业后临时就业的代课教师，清

一色20岁出头的女孩，待遇无比微薄，月薪

仅有300元，不到公办教师的四分之一。2006

年，即便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到城里务工，日

薪已经达到100元。而一个正式老师的工资，

不过千把块钱。

徐烨锋在公办教师中最年轻，她被安排

接任二年级班主任。学校实行的是包班制，她

一个人要教授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班上有

26名学生，其他几个年级，有的十几个学生，

有的不足10个。徐烨锋等于挑了一副重担，

徐海老师则退出一线任副课教师。徐烨锋之

外，武凤英任四年级班主任；李老师任五年级

班主任；五、六年级数学单独分出来由赵老师

教授。连同学前班在内，7个班级中公办教师

担任3个班的班主任，另外4个班的班主任

由代课教师担任。

不管学生多少，徐烨锋还是积极进入角

色，按部就班完成教学工作，每天忙忙碌碌，

时间安排得很是紧张，日子也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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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暑假开学，徐烨锋跟着二年

级升上三年级。贾校长调回北邵庄学校夫妻

团聚，联区新调金子旺继任校长。赵老师和李

老师也调走了，接着调来另一位公办老教师

李如茂。这一年的年底，教师们意外获得一顿

免费午餐，校长又给大家每人发了700元奖

金，说是村委会的一点心意。

心意归心意，学校生源的缩水依旧不能

遏制。以徐老师的三年级为例，每学期开学，

班里总有一两个学生转学，多是进城走了。其

中有个学生名叫李承乾，聪明好学，成绩自然

突出，弟弟也到了学龄，但家长进城打工，为

了照看方便，干脆把哥俩一起带走，送进城里

的小学。

相对来讲，她的班还好一点，勉强留住20

多个学生，别的班学生走得更多，学前班及

一、二、四年级的四个班每班人数不足10个，

五六年级竟然因为没人报名而断级了。

很快全校学生就减少到50多人，教师们

心中郁闷，却也茫然而无奈。

经过几年发展，城里有几家成了气候的

私立学校华丽转身获准民办公助，招生力度

咄咄逼人，公立乡村学校越发无力招架。

2008年，神头联区3家学校的初中班被

迫全部停止招生。家境日益宽裕了的村民都

有了择校意向，把城里的学校看得很神奇，当

然也有跟风心态。徐烨锋家访时候，总是听到

家长们这样交代子女：“反正我是把你送进城

里念书，万一念不成书，将来长大了也不要怪

我。”

每个班级的学生寥寥无几，整座学校显

得更是寂寥非常，2008年的“六一”儿童节，学

校连个活动都开展不起来，校园里鸦雀无声，

这是吉庄小学办学史上所没有的。

时任吉庄小学的校长金子旺束手无策，

唯一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开导老师们说：

“我们是教师，教书育人是天职。有几个学生

就教好几个学生，即使一个也好好教。大家认

真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话是这样讲的，教

师也并没有懈怠，学校却也不好维持现状。

武风英和李如茂、徐海老师一样，都因年

纪接近退休而带了副课，到学校的次数不多，

这样公办教师带班的只剩下了徐烨锋一人。

其余4名班主任全是代课女教师，她们成为

学校的骨干，但300元的月薪养活不了自己

一张嘴，肯定是人心思浮，致使人员更替频

繁，有的待一年有的待半年，或者结婚走了，

或者跳槽去了私立学校，陆续增补进来的又

是新手，教学水平硬不到哪里去，这样就形成

恶性循环。客观现实是，留下来的学生蠢蠢欲

动，家长们无不观望徘徊。

校长方略

坚持到2008年寒假，风雨飘摇中的吉庄

小学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那年12月20日，吉庄村党支部和村委

会换届，声望较高的林建国经过竞选就任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林建国之所以能够获

得绝大多数村民的选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他顺应民心，针对村民对吉庄小学日益滑坡

难以为继的强烈不满，他承诺一定要全力以

赴整顿小学，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保证教学质

量。

林支书刚刚上任，他就拿着全村2000多

名村民问卷调查找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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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其中一条是“你认为吉庄村最迫切解

决的问题是什么?”村民代表的回答是：“盼

望小学生回流。”这样的回答让张校长感慨万

端。他表示全力支持吉庄小学建设，在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改革小学教师的任用制度，自主

选择教师。

跟着就在2009年开学前几天的元宵节，

吉庄村召开了一次全村学生家长大会，商议

学校大计。到会的除了全村适龄小学生家长，

还有本村的退休老教师、在外工作的教育界

人士，大家认为导致吉庄小学不景气的内在

因素关键还在教师。

在会上林建国要求家长们对每一位老师

做出评议，再行表决决定其去留。家长们普遍

反映徐烨锋踏实敬业，是一位好老师；还有一

位吉庄的媳妇、代课多年的阎桃花，对学生要

求严格，深受家长们的信任和肯定。她俩顺理

成章获准留用。三位带副课的公办老教师，无

足轻重，去留由之，不在评议之列。其余三名

代课教师，没有得到家长们认可，只能另谋高

就。至于金校长本人，也没能在评议中过关，

退回联区另行任用。

正在假期中的徐烨锋先是接到吉庄村姑

姑的电话，得知家长评议教师的消息。接着又

接到林支书的电话，通报了评议的结果，并诚

恳地征求她的意见：“徐老师，大伙儿一致给

你好评，夸你责任心强，也有管理能力。我们

商量决定请你来当校长，相信你一定能够胜

任。你看行不行?”

徐烨锋没有半点心理准备，甚至怀疑是

不是自己听错了，半晌才问了一句：“让我当

校长，能行么?”林支书表示：“只要你肯干，村

委会保证不折不扣大力支持。你父亲担任过

半辈子小学校长，经验丰富，我再请他费心，

帮你出谋划策。”经过林支书极力鼓动，最终

徐烨锋答应了，说：“那我锻炼锻炼!”

其时徐烨锋刚刚30岁，鼓起勇气继任吉

庄小学校长。虽然一个小学校长不算什么正

经领导，但在村民心里，那个职位的分量很

重，寄托了全村两千多人“保卫学校”的殷切

希望。

马上就开学了，徐烨锋正式走马上任。

林支书的支持力度果然很大。首先多方

了解挑选，配齐了一线教师：徐烨锋需要经常

去联区开会，也要管理学校，所以不再带班，

家住师专旧院的知名代课教师赵凤英被从私

立学校请回来接任四年级班主任；阎桃花随

班不变，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曾在吉庄小学代

课、反响很好的贺翠霞也被请回来给一年级

带班；二年级交给了李桂珍，学前班找来了李

桂兰。一色的娘子军。除了赵凤英外都是吉庄

的闺女或媳妇，队伍相对稳定，免了换来换去

的弊端，也是长远考虑。

还有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聘任的

教师是吉庄的老三届高中生李银堂，原在供

销社上班，他的英语底子扎实，平时辅导自己

的几个孩子，英语成绩突出。这样，校长徐烨

锋的手下人马仍然都是代课教师，但村里给

出的待遇是每人月薪1000元，徐烨锋每月奖

金1200元，学校另行安排了门卫、厨师、专职

卫生员。全体教职员工吃在学校，一日三餐免

费。接着所有教室更换了玻璃、纱窗、桌椅板

凳，布置了电教室，购置电脑两台、电视机一

台。雷厉风行间，吉庄小学焕然一新。除了联

区相应的拨款，村里当年投入竟有20余万

元——这对一个村庄而言，真是不惜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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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烨锋感觉如履薄冰，生怕辜负了吉庄

父老的信赖，她虚心向父亲和联区校长请教，

与林支书他们共同分析研究，很快提出当好

校长的三点具体措施：嘴勤，手勤，制度严明。

所谓嘴勤，就是多跟教师交流，多跟学生对

话，多听家长的诉求，多问办学方法，然后对

症下药，因势利导；所谓手勤，就是每天必写

校长日志，记录各班课程安排、学习内容，记

录学生到校人数、安全状况，记录联区有关要

求指示，从中发现不足，有的放矢；所谓纪律

严明，完善包括教师考勤、学生请销假、公物

保护、作息时间制度，严格执行，监管到位。这

三条就成了徐烨锋当校长期间的工作准则，

从未有过敷衍或者马虎。

心急的还有林支书，每天他都往学校跑

一趟，作为徐校长的有力后盾，尽力满足她提

出的要求。他通过关系，将朔州市实验小学的

好教师请回来，给学校的教师们评课，现身说

法传授经验，再派出教师们到朔州市实验小

学随班学习，“走出去，请进来”，效果也还很

明显。然后，林支书又组织村干部和家长到学

校听课，让每一位教师压力不小。

到了期中期末考试，各年级的试卷一律

从联区密封取回，当场启封，考完后徐校长都

得浏览，最后交由林支书留存，以备对照成

绩，评优奖励。

平心而论，徐烨锋和教师们投入了极大

的辛苦。按照作息时间，夏时学生早上6点到

校，教师全都提前20分钟过来，徐校长则又

比教师早到20分钟，迎候教师和学生；晚上7

点放学，教师要迟回10分钟，把学生送到校

外车多的丁字路口，徐校长又比教师迟回10

分钟，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冬时到校推后半小

时，放学提前半小时，其余做法相同。就以夏

时为例，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三节课，早晚

各有两个自习，教师们上班时间超过11个小

时之多。大家隔三差五下班后还去家访，回家

就更晚。一次阎桃花老师家访时被狗咬伤大

腿，打着狂犬病疫苗照常上课，没有听到她有

什么怨言。校长尽职尽责，教师自觉自律，大

家心往一处想，团队氛围很像那么回事。

村民们感受到了村干部特别是林支书对

于办学的决心和用心，也看到了老师们竭尽

所能一腔热忱的教学表现。试想，村里的学校

欣欣向荣，小学生莫非非得外出求学?家长们

莫非非得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出去?于是很快

学生开始回流，到了当年4月份，全校学生人

数直线上升到100余人；再到秋季新学期开

学，各年级随同班主任依次升上一级，五年级

也得以恢复，再招一个学前班，聘了村里孙二

平媳妇、能歌善舞的武兰兰当老师，同时一、

二年级也开设英语课程，由回村实习的大学

生李晶晶代课。这时候全校有6个班，学生人

数是146个。数字表明，村里的适龄小学生基

本上全部回流。

神头联区按学生人数排名，北邵庄学校

和大夫庄学校分列第一、第二，其中北邵庄学

校的学生400多人，大夫庄学校的学生比吉

庄小学略多。但那两所学校是朔城区的寄宿

制试点，生源包括周边村庄，而吉庄小学全是

本村的孩子，实属不易。看到学生坐满了教

室，最舒心的是村支书林建国，他终于可以给

投票支持他的村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而

徐烨锋和教师们教书的积极性更高了。

最令徐烨锋难忘的是2009年的“六一”

儿童节，学校组织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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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都穿上新衣服，各班列队举牌进入操

场，进行了升国旗仪式，表演了自己排练的文

艺节目。林支书和乡里的干部被请上主席台

观看。他们也准备了笔记本、钢笔之类奖品，

颁发给各班的优秀学生。林支书当场发表讲

话，希望把吉庄小学办成闻名朔州的一流学

校，同时表态：“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村支部、村

委会郑重承诺：村党支部、村委会要坚定不移

地发展村办教育；要一如既往地扶持村办小

学；要始终如一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他的

承诺，让教师和家长们很受鼓舞，他们相信吉

庄小学在不远的日子里真的将成为朔州市一

流的小学。

量后的小学校

憧憬很美好。

憧憬竟也很短暂。

就在林支书关于“坚定不移地发展村办

教育”的承诺刚刚说出两个月后，他拿到了一

份文件，是经朔城区2009年8月13日区政

府常务会议通过的《朔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布局调整实施意见》，旨在整合教育资源，

调整学校布局。文件显示，朔城区决定“撤并

贾庄乡等初中11所，神西村等小学61所，七

里河村等104所小学的4．-6年级教学班，调

整后全区农村保留高标准寄宿制学校21所、

完全小学26所、小学教学点104个。”也就是

说，整个朔城区一共327所农村学校，砍掉了

176所，超出了一半。

不幸的是，徐烨锋任校长的吉庄小学，恰

在被撤并之列，理由有四：在校生相对较少；

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布局不尽合

理。

林建国傻眼了。又过了月余，他到镇上开

会，镇长明确地告诉他：“整合学校刻不容缓，

教育局划片了，你们吉庄和吴佑庄、新磨三个

村的小学撤销归在三泉湾学校，上级不允许

你们学校继续办下去。如果不撤，就是非法擅

自私办!出了问题拿你是问!”看着刺目的红

头文件，懊丧失意的林支书求助无门，他理解

或许上级有个统筹规划，但自己十分渴望把

吉庄小学继续办下去，不甘心就此半途而废。

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决定装聋作哑跟镇长

周旋一下，好歹等过了眼前这个新学期再说。

所以他压住了文件，封锁消息，没有跟村干部

和徐校长传达。徐校长有一次到联区开会，听

到联区校长略略提及说各小学的四五六年级

恐怕要被撤销，她自己心中已有一团阴影，感

觉学校朝不保夕。

大约是撤并学校毕竟有个部署实施的前

期准备阶段，抑或林支书的抵制总也起一点

作用，反正吉庄小学顺利地度过2009年的后

半学期，2010年的前半学期也按时开学了，学

生入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切似乎风平浪

静。在这一学期过半后，徐校长有孕在身，一

段时间身体很是不适，只好临时请假，由赵凤

英代理校长。

大约2010年的5月份，看见吉庄学校无

动于衷，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亲自出马，首先

跟林支书碰头，告诉他说上级三令五申，吉庄

小学不撤不行，没有协商的余地，必须服从大

局。林支书情绪不好，负气说：“我没法跟师生

们说。你自己去做工作吧。”于是张校长就由

赵凤英领着，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走进教室，动

员孩子们乖乖听话，下学期就转学到三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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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又介绍说三泉湾学校可以寄宿，一律两

免一补，条件如何如何不错等。他的光临，等

于正式公开了撤销吉庄小学的时间表。各年

级班主任一时间惶恐不安。毫无疑问，只要撤

掉了小学，就意味着这些代课教师将要离开

讲台。等联区校长走后，她们都去询问林支

书，林支书安慰说：“你们照常教书，不可误人

子弟。等到了下学期只要孩子们还来报名，咱

们还能把孩子们推出教室?”

跟着林支书又遇到一件事，那天他在村

里的卫生所闲坐，忽然学校背来两个小孩，因

为摔跤不知碰到哪里，其中一个竟然不会站

立。虽然送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林支书惊

出一身冷汗，万一真的出了安全事故，岂不是

顶风犯上错上加错?实在承担不起天大的责

任。他颓然了，再也不敢为争取吉庄小学的存

活而徒劳地奔走呼号了。

很快学校放了暑假，徐烨锋也从几位教

师的电话中获知了相关情况，对学校十分牵

挂，老是放心不下，好容易等到应该开学的8

月23 El，她虽已即将l临产，但还是挺着大肚

子赶到吉庄小学。教师们都来了，大家默默地

准备着开学报名工作，然而家长们早已不踏

实了，只是前来观望询问，却没有一个让孩子

来报名。随后徐校长分娩请了产假，等她的男

孩呱呱坠地，吉庄小学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校门上了锁，几个代课教师连讲授最后一课

的机会都没有。徐校长听说要强的李桂兰曾

经跟林支书探讨能不能由她自己办一个幼儿

班，但终至未果，她只好含泪把“六一”时亲手

为班里孩子们用彩色纸制做的26个小白兔

帽子珍藏在箱底，进城去包了柜台推销手机。

其余除了阎桃花到了城里的私立学校教书

外，几位代课女教师也都离开了讲台。140多

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另行择校，只有其中的

14个按要求去了三泉湾学校寄宿就读，但很

快三泉湾学校同样走向末路，解体了。

产假结束后，徐烨锋就不是校长了，她也

离开讲台，于2011年被充实到寄宿制的北邵

庄学校担任生活老师。那里还有400多名小

学生，其中有300多名寄宿生，徐老师与另外

四名生活老师轮流负责照看1—2年级16名

小孩的食宿起居等。她发现孩子们虽然每学

期只交600元的生活费，伙食也很好，但由于

过早离家，心理上难以自理，可是有什么办法

呢?

换了岗位的徐烨锋应该比较清闲，收入

也不比当校长时减少，不过她觉得没有了在

吉庄小学时的向上氛围，没有了作为教师的

成就感和荣誉感，因此生活好像暗淡了许多。

她怀念吉庄小学，也怀念吉庄。一次碰上林支

书，林支书喟然叹息说：“吉庄失去了小学，耳

边就听不到朗朗书声，眼里也看不到结伴背

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孩，村子似乎缺少了生机，

好像没有了希望和未来。”徐老师默然不答。

她想起听到过的两个数字：目前在校大学生

中城乡子女的比例是82．3％比17．7％。不过她

还想起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过去我们

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

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既然

温总理常想，事情总将改观PE?

于是徐老师只能这样对林支书说：“或许

将来的吉庄小学还会恢复的。”

林支书说：“但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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